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读者来信：                

  
    年7月7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赵 美 编辑邮箱：                 

七
夕
会

美

食

新房子最大的亮点，是有一个百余平方米的大院
子。院子本是一个斜坡，我们在装修房子的同时，顺带
将院子整平了。整平后的院子，黄澄澄的。我们盘算
着，哪里种菜，哪里栽花，哪里摆个户外摇椅……
忘了说，房子在黄山，我们现在生活在杭州。房子

是预备退休后养老的。端午放假，我和妻子决定去小
住几天。
家里的油漆味基本散尽了。妻子打开后门，走进

院子。“天哪！”妻子一声惊叫。
赶紧跟过去看。我也惊呆了！
我们上一次离开时，院子还是光秃秃的，像一个光

膀子的壮汉，裸露着黄黄的、微黑的皮
肤。几个月没来，院子里已是杂草丛生，
生机勃勃。我们运来的土，都是山坡中
间的土，纯纯的土，没有草根，没有草籽，
连片草叶也没有。怎么才几个月，院子
里忽然长出这么多草？它们是怎么来
的？也没有人给它们浇水施肥啊，它们
怎么就如此生机盎然，成了这里的主人？
妻子说，认认它们。我小时候在农

村长大，认识不少草。最多的，是车前
草，这里一丛，那里一簇，窈窕，瘦削，微
风拂过，它们就东摇西晃，像一群刚学会
走路的孩子；最嫩绿的，是荆芥草，它们
喜欢抱团生长，一团团，一窝窝，这种草，
我们小时候都是割了回家喂猪的，只掐
它的嫩头；最好看的是紫苏，宽大的叶
子，泛着暗红色，像晒了太多紫外线的姑
娘的脸，它是可以做菜的，烧出来的菜汁，像苋菜一样
红，吃了，嘴唇也是暗红的，仿佛涂了太多的口红；个头
最高的草，我看着有点像蒿草，但我记忆中的蒿草，没
有长这么高的，枝干也没有这么壮实。拿不准。妻子
拿出手机，打开“图识万物”小程序，一查，不是什么蒿
草，而是加拿大一枝黄花。这是个外来入侵物种啊，它
是怎么侵入到我们这个小院的？而且，长得如此茂盛？
很多草是我也不认识的，“图识万物”帮了我们的

忙，它都认识。有一种结了很多小红果子的，叫蛇莓，
据说是蛇喜欢吃的果子，网上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有蛇
果的地方，往往有蛇的踪迹。忽然有点担心，这些茂盛
的野草之下，会不会真藏着一条蛇呢？我们找来一根
竹竿，往草丛里拍打，以打草惊蛇。没有见到蛇影，倒
是又看到了一种藤蔓植物葎草，在草丛中游弋，我们找
不到它的根，只看到了它的藤蔓，在草叶间穿梭，遇到
谁，就热情地一把拉住，藤呢，则将你牢牢地缠住，然后
继续爬高，或者前行。妻子试图扯起它，没想到它的枝
叶间藏着小刺，戳得她一声尖叫。
我思忖着，要不要向邻居借一把镰刀或者锄头，将

这些杂草都根除掉。刚刚还被葎草割伤的妻子，却直
摇头，她说，这些野草，在不请自来之前，我不认识它
们，也不会注意它们，但现在它们来到了我们的院子，
就是这院子的主人，也是我们的客人，它们将我们本来
光秃秃的院子，装点得生机勃勃，郁郁葱葱，有什么不
好呢？
可是，这院子杂草丛生，让人看了，会不会显得荒

芜而破败？
明明是生机盎然，怎么是荒芜破败呢？妻子摇头，

说，野草也是生命，它们也有勃勃生机。所不同的是，
在有的人眼里，它是荒芜，
是杂乱，是败相，但在另一
些人眼里，它也是生机，也
是绿意，也是活力。只是
原来我们打算将院子打造
成“百花园”或者“百菜
园”，而现在，它不用我们
打理，无须我们费心，自己
先成了“百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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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老同学约好公园里茶叙的。明
人早到了，他散了一会步，见一湾池塘边，
有一个白色的秋千，空寂地在暖阳中，像
在等待谁。
明人走过去，想到秋千上坐坐。他扶

住把手，小心地坐了上去，用足尖点了一
下地面，秋千前后晃动起来。他觉得心神
有些荡漾，有一种恍如幼时的感觉随着耳
畔的微风，轻轻浮起。几十年忙忙碌碌，
还是难得一回这么休闲地坐秋千。
冥想之中，张明等几位老同学恰巧也

到了。张明嗓子还是这么响亮：“你可以
呀，自己先消闲起来了。”

明人止住摇晃的秋干，依然小心翼翼地落地站直
了：“不瞒老同学，我脑子里刚闪过几句诗呢！”
“哟，诗兴大发了，念来听听。”另一位傅小斌打趣道。
明人清了清嗓子，随口将刚才脑海里即兴想到的

几句话，当作诗，用不高不低的声音朗诵了出来：“我在
花园的一个/孤悬着的秋千上/缓缓地摇荡了一会/还没
晃到童年少年/鬓发斑白的老友们到了/他们的目光/一
把将我拽了回来。”
“挺好呀。可惜我老

公头发都没了，谈不上
鬓发斑白呀！”张明的妻
子、也是老同学的赵开
着玩笑。
张明也毫不介意：“人

家用这词代称我们都老了
罢了！”
“哎，我倒要考考你，

秋千的起源，知道吗？”傅
小斌直接向明人发问。
明人说：“这当然知

道，古代就有了，据说是一
个叫山戎族发起的。当年
是齐桓公将这个游戏带回
中原的，后来成了女子喜
爱的游戏。从唐代到元朝，一直盛行不衰。”
“你讲得对，不过，这里有两点得强调，一是这是妇

人的高光时刻，你想穿着衣裙的妇人们在秋千上一坐，
摇荡起来，衣裙飘飘，宛若仙女，所以又被称为：半仙之
戏。还有民间艺人在此基础上，又加了许多高难度的
动作，故又被誉为杂技表演。我没说错吧？”傅小斌有
点小得意。一得意，傅小斌还背诵起了李清照的词，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这么说，我应该坐上秋千，显显美
呀。”赵说着便走了过去。她正穿着花
衬衣加花长裙，那晃起来的姿态一定很
美。但她颤颤地坐上秋千，还没晃动几
下，就连忙让张明帮忙将秋千扶住了。

她捧着脑袋说：“头晕。”
傅小斌说：“你不会是有眩晕症吧，还是让我试

试。”说着，他快步走向秋千，扶稳秋千后，一屁股就坐
了下去。张明帮他摇晃了起来。愈摇，幅度愈大。他
就紧急呼叫道：“停停停，我想吐了。”
秋千被张明和明人稳住了。傅小斌竟然窝在秋千

上，紧闭着双眼，过了一会，手脚并用，才爬了起来。
看来，诗词很美，秋千也诱人，可毕竟不属于我们

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说的就
是这个呀……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嘲讽着。脚步倒是踏实

多了，向着茶室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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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绿水。蓝水。
风声。浪声。雷声。
观光船，在波涛汹涌的瀑布之

间，于扑朔迷离的水雾之中。这里，
每一个人都张开了嘴巴，但已忘记
了叫喊。这里，每一声巨响都回荡
了天地，犹如雷鸣震聋了耳朵。
尼亚加拉，三大瀑布。每一个

都是立体的画卷。人在其中，上下
三层。一层是水，一层是鸟，一层是
岸。直幅近百米，横幅几公里。
山下山上，你以不同的高度，仰

视，平视，还有俯视。水上水下，你
以不同的视角，正看，侧看，还有环

看。这里，有无数的水，千里奔涌，
化为万千道白练，只像是从天上而
下，轰然而下。
游船，在旋转，山河，在旋转，天

地，在旋转。
人，在旋转。
“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意为“雷

神之水”。它们，在时间之前，在时间
之后。它们，在世界之中，在世界之外。

与你有关。与你无关。
唯有海鸥。几百，几千，成千上

万。这里巨大的瀑布，将自己竖立
为直立的大海。一代又一代，它们
将永远为这一片天地，而舞，而飞，
而食。它们在盘旋，在翱翔，呱呱地
鸣叫，犹如千万架袖珍型小飞机，应
和这一片如雷的水声。
往上，再往上，一只只顶起了一

道道水幕，冲出了一层层水帘。往
下，往下，一只只静静泊在水面，一
朵朵化为波浪之上的鲜花。
尼亚加拉，一曲交响了生命和

天地的乐章。

魏鸣放

尼亚加拉

武康大楼 （钢笔淡彩） 夏培德

今天7月7日，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6周年的日子。我把与《七七报》的缘分回
顾如下。
我是湖北省京山市下洋港镇人，已86岁

了，是高级记者。1943年春节时，我只有6

岁，随父亲到姑婆家拜年。出下洋港镇西北
行，约七八公里，到牛娃山南边的邓家院子，
我和父亲住在姑婆家。
姑婆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长

得清瘦，戴一顶黑花布帽御寒。她
在我父亲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话，我未听到。当我们进堂屋时，里
面出来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姑婆
介绍说，这是刘同志。刘同志也笑
着同我父亲打招呼。这位刘同志白面书生，
个不高，清瘦，讲话慢条斯理。在姑婆家两
天，刘同志同父亲谈得很多。我只是同比我
小一岁的三元弟，在屋里屋外玩耍。
第二天，我和父亲要离开姑婆家时，刘同

志把一张印有字的大纸（当时不认识报纸）叠
好后送给我。我把它装进长衫的大口袋里。
当我们离开姑婆家，走到一条水沟边时，突然
想到刘同志给我的大纸，便从口袋中掏出给
父亲。父亲打开纸看了上面油印的字以后，
问我：“这是从哪里拿的？”我说：“是刘同志给
我的。”父亲说：“这叫报纸。这张报纸不能带
回下洋港。”
父亲当时没有说不能把报纸带进下洋港

的原因。抗日胜利后，父亲才对我说，住在姑

婆家的刘同志，叫刘生，是新四军的工作同
志。那张报纸，是新四军办的《七七报》，是宣
传抗日的。如果把报纸带回下洋港，被日伪
军发现了，要惹麻烦的。这时我才明白，在日
伪军占领的下洋港北面几十里的山区，就是
新四军的活动区域。
后来，我看了京山县一些文史资料，才知

道1941年新四军第五师成立后，就在大洪

山、大别山、豫鄂边区一带打游击战。李先念
是第五师的司令员兼政委，陈少敏（我们当时
叫她陈大脚）是副政委。这支游击队，在抗日
的五年中，由一万五千多人，发展到五万多
人。党中央称赞他们是“发展工作第一，独立
作战第一”。这支队伍成为华中根据
地“抗日的中坚，民族的脊梁”。
《七七报》是1939年7月7日在京山

县养马畈创刊的。是陈少敏起的报名，
陶铸题写的报头。开始是四开二版，油
印，每期印几百份。住姑婆家的刘生是新四军
五师搞宣传工作的。他1943年春节给我的那
张《七七报》，就是油印的报纸，内容是抗日的。
李先念说，《七七报》，是边区的“政治大炮”。
说起这张《七七报》，我还与办《七七报》

的李野同志成为了中宣部新闻局的同事。那
是1985年的事。当时李野同志65岁左右，已
退休好几年，返聘在新闻局工作。原来我不
知道她的经历。1987年我到江苏盐城新四
军纪念馆参观时，不光看到了油印四开的《七
七报》原件，还看到一张办报人的放大照片。
在一个山坡上，三位办报人提着办报工具在
行进。其中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同志，身穿新

四军的棉军装，从脸型看，很像李野
同志。我回中宣部后同李野同志交
谈，她说，她在京山办过《七七报》，
那是办报人员转移的一张照片，当
时他们报社人员都穿新四军的军
服。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太幸运了！
1943年我6岁时，我在姑婆家遇到刘生同志，
他给了我一张《七七报》；1985年，即42年后，
在中宣部新闻局，我同办《七七报》的李野同
志成为了同事；1987年，我在盐城看到了《七

七报》的原件，还看到44年前办报人李
野同志年轻时的照片。我真是与《七
七报》有缘分！
我们怀念、崇敬为抗日宣传工作

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是他们为抗日
的“政治大炮”装填、射出了一发发“炮弹”，唤
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激励了中国人民
瓦解日伪军的斗志。我们要继承他们的爱国
精神、顽强斗志、艰苦作风，为中国的复兴大
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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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七七报》的缘分

夏日菜场摊位上，常
见各种形状、颜色的茄
子，沪上人家通常叫落
苏。有细长淡紫色的杭
茄、有粗壮青绿色的南通
茄子，还有圆球形深紫色
的北方茄子等。人们常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购，

做成一道道独具风味的夏日
开胃菜。
我对茄子的认知，是早年在

老房子和老邻居相处后开始。
隔壁刘家外婆是烧菜好手，也是
买菜行家。她每天起早排队买
来的各种菜就是新鲜。我印象
中她买来的深紫色略粗的本地
茄子，每一根长短粗细都一样，
个个油光透亮。她炒的茄子油
光光、香喷喷，我不吃看看也眼
馋。她还喜欢蒸茄子，如袁枚
《随园食单》记载的一般，洗净的
茄子“划开蒸烂，用麻油、米醋
拌，则夏间亦颇可食”。当然在
麻油、米醋之上再放盐、糖、味精

一拌，就是风味独特的夏日凉拌
菜。夏日在天井吃饭的五户人家
小餐桌上，轮番端出拌茄子和炒
茄子，可见夏日茄子蛮撑市面咯。
南宋郑清之有两句形象的

茄子诗：青紫皮肤类宰官，光圆
头脑作僧看。有一年回乡过暑
假时，和祖母到菜园里摘茄子。
菜园里，一棵棵
一米多高的藤蔓
上，悬挂着一个
个紫色和青绿色
的茄子，长得饱
满透亮，像一个个灯泡，煞是可
爱，我急不可耐地上前采摘，不
当心被茄子顶端的刺扎了一下
手，我哇地叫出声，祖母立即抓
起我的手看看说：“你不要用手
摘，用剪刀就不会刺了。”随着祖
母嚓嚓几下，一会就收获一大篮
青绿茄子。刚摘下的茄子新鲜
欲滴，故乡人有时掰成两半当水
果吃。棉白的瓤里散着芝麻般
细籽透出清香。我尝过多次，水

分虽少，味道却有点甜。
故乡的茄子自有烧法。祖

母把劈好的半碗文蛤肉洗净备
用，把剥好新鲜的小半碗白扁豆
焯水后备用，接着把洗净的数根
茄子用刀削成三角块。油锅一
热，把文蛤肉煸炒喷酒后盛起。
又放较多油热后，放茄子、白扁

豆炒至茄子萎瘪
状，倒入文蛤肉，
放适量盐，少许
酱油和水，捂盖
烧七八分钟即

成。有了文蛤肉和白扁豆的加
盟，这茄子菜更是青白相间、鲜
香可口。乡下那时大米稀少，吃
的大多是麦粞饭，可桌上同时盛
上三大碗这鲜香的茄子菜，也让
我胃口大开，麦粞饭也多吃了一
碗。美食家古清生曾说：判断一
个人是否货真价实的美食家，只
要问他，喜不喜欢吃茄子就够
了。此话虽说过了一点，至少也
说明了茄子在菜品中的分量。

茄子烧菜以外，故乡也时兴
包茄子馅饺子。用紫茄或青茄
切丝焯水后挤掉水分，放油锅和
剁碎的虾米、盐、味精拌一下。
用自家手工擀成碗口大的饺子
皮，包成一个个硕大的茄子饺
子。乡下人家茄子吃剩有余，家
家都有一口酱缸，里面时不时扔
进茄子和黄瓜，到时就是爽口的
过粥菜。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茄子有

活血化瘀、疏通血管、降压降脂、
润肠通便等功效。茄子不仅拥有
特有的鲜香美味，还有诸多养生
利好，难怪菜场购茄子者踊跃，饭
店茄子煲的生意介好。我也时常
买些紫茄和青茄烧烧，既调调口
味也是养生需要。紫茄子做
凉拌菜，青茄子放点白扁
豆烧烧，白扁豆买不到新
鲜的，就买干货。浸泡后
烧酥才与青茄子炒和，感
觉也蛮灵，让我寻到了一
些当年绵绵鲜香和温情！

程志忠

夏日的茄子


